同志看看‧看看同志──校園同志教育研討會
「異性戀校園的生命角力──臺灣青少年同志面臨暴力威脅經驗」場次閱讀資料
校園霸凌的父權循環
葉永鋕事件是非常有名的校園霸凌事件。他因為性別氣質、喜歡做的事情與傳統對男性期待不同，常被同學取笑、欺負、脫褲，學校成為永鋕被欺負的地方。欺負永鋕的不只一人，長期以來，漠視與旁觀的老師與同學，也成為未能停止這場噩夢的共犯，最後演變成嘻嘻男孩死於校園，無可捥回的校園安全問題。

霸凌與過去常見的校園恐嚇勒索、暴力鬥毆的校園小霸王並不相同，惡霸學生讓人聯想到黑社會的介入，總有一種暴力或強制行為的黑色色彩。長年以來，不知有多少不符性別期待的弱勢學生，承受不同形式的校園欺凌。在校園中，女性化的男生較男性化的女生更易受到長期的欺凌。
霸凌行為是一種長期對弱勢、不符主流者的欺負，霸凌中欺凌者往往不是單一個人，而且，不見得有什麼令人痛惡令絕的行為。陽剛貶陰柔，體型、年齡大欺小，強凌弱，眾排擠寡，資源多損資源少，雞蛋裡挑恐龍骨頭，沒有毛病挑毛病，放大小缺點、小瑕玼成攻擊點。

故意或不自覺地攻擊針對那些不符於主流身體的同學，可能額頭比較高，下巴比較長，最長見的是肥胖或瘦弱的同學，因長相外貌、身體弱小被欺負；另一些不符主流身體的像是原住民、新台灣之子的膚色，會被開玩笑說是巧克力，被說髒、沒洗澡，或是家中較貧困的孩子因為衣鞋舊而被排擠，身心障礙因為動作或智能被取笑。

針對行為與想法不符主流的同學也容易受欺凌，像是語言表達不流暢，有時候很難清楚表達自己想法的同學，或是與主流想法不同的同學，學科表現不佳、學習障礙的同學，更容易成為同學間欺凌的對象。無論是身體、行為、思想、家庭背景，甚至家長的社會地位等，舉凡不符於主流的，都可以成為被欺負的理由。

在男孩文化中，具欺負意味的阿魯巴、拋人入湖、肢體攻擊；女孩文化中的社交排擠、口頭上的諷刺與人身攻擊。這些霸凌行為讓同學無法自在地上學，使學校不再是對個人友善的學習環境。

受欺凌者如果未能與欺凌者溝通，表達自己不舒服的情緒與感受，或未能夠向師長求助，轉而學會如何成為運用「控制」、「暴力」，學會「排除」與己不同的方法，好讓自己越來越像「主流」的一份子。當受欺凌者學會彰顯與他人相同之處，隱藏不同之處，同化成團體中的一份子，便不再容易受欺凌，但也成了團體欺凌中的共犯。

欺凌是一種父權控制、陽剛文化風行草偃的社會表現，背後最大的問題，在看不見與主流不同的價值，看不到差異與多元的珍貴性，不斷重製「排除異己」的社會化遊戲。
部分的受欺凌者會藉由其他社會更重視的價值，避免成為欺凌者，像是服膺升學主義，讓自己成為成績好的人，以避免成為欺負的對象，但也不一定能成功擺脫被欺負或欺負人情境。如果在校園中，未能夠提昇社會中更為肯認的價值地位，未有人停止互相傷害，轉為學會傷害的循環，欺凌行為自然不斷發生。
從近來媒體不斷突顯的霸凌問題，可以發現教育部多年來的「友善校園」不過是口號。無論欺凌者、受欺凌者都得勇敢學會認同自己與別人的不同，懂得反壓迫才能逃出欺凌／受欺凌的二元對立的泥沼。

同志，Yes！暴力，Bye-bye！──

青少年同志的校園受暴處境與改善方法
文｜王振圍｜臺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秘書長
小紅很喜歡上學，但在學校，常常聽不到老師教同志的事，就算有提到同志，常常也是聽到「同性戀的成因」、「同性戀是一時的」。不是教同志學生要如何好好發揮自己的潛能、肯定自己的同志身分，而是要同志好好壓抑自己的情感。──教育體制忽視與漠視
有一次，小橙寫信跟同班同學告白，結果信件被公開在佈告欄上，全班都知道小橙是同志的事。很多人變得愛開她是同志的玩笑，動不動就說：「妳該不會和那個小橙一樣吧！」好像自己是同志變成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原本的好表現，也常會因此受到質疑，老師偶爾也會調侃一下小橙。──校園師生的口語與關係的霸凌
生理男性的小黃有一次在逛女裝店的時候，被同學撞見。沒想到同學回學校後，常常會對他胸部及下體開玩笑地碰觸；有時三不五時走在路上，會被同學撞肩膀；尤其是夏天穿運動短褲的時候，還有人出奇不意地捏他大腿。──校園中的肢體暴力、不當碰觸
男同志祖母綠和女同志蘋果綠有一天在聊自己的伴侶，祖母綠一直抱怨他的伴侶一直會學A片中異性戀男性勇猛、壓制的形象，甚至會在祖母綠不想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強索性交，讓祖母綠在關係中很受傷；蘋果綠也談到，原以為跟女生在一起會是粉紅色的浪漫愛，沒想到她的帥T女友，非常大T主義，什麼事都要蘋果綠配合她，一不開心就暴力相向。──伴侶關係中約會暴力、分手暴力、性侵害
小藍自從向家人出櫃之後，都不太敢回家，因為爸爸對她暴力相向，要求她不要再丟家裡的臉，媽媽也不斷叨叨絮絮，請求神明扭轉小藍的性傾向，有時還帶符水回來要小藍喝下。──原生家庭暴力
小紫沒有告訴人任何人自己是同志的事，不自覺自己是同志的事不能告訴別人，覺得自己一直是世界上少數、而且是見不得人的，常會覺得自己沒有活下去的價值，而會自傷、自殘。在家中總努力把自己表現好，不要讓家人發覺自己的困擾，總覺得這問題既然無法解決，曾嘗試結束生命。──施加於自身的暴力
暴力現身，年輕同志驚驚

暴力，在人與人之間，是一種斷裂的關係與感受。暴力是一種令人不得不屈從的強制手段，這樣的權力施展與控制，特別容易出現在社會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尤其是施於弱勢族群身上。青少年同志同時具有「青少年」與「同志」雙重的弱勢身分，因此青少年同志面臨哪些暴力問題一直都是備受關注的議題。

臺灣青少年同志面臨哪些校園暴力的問題？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也困擾著我，原因有二：第一，談非異性戀青少年承受的暴力與負面影響，與大部分異性戀青少年所遇到的施暴困境相同，因此直接將受暴角色與非異性戀青少年連結，有再次塑造「青少年同志－暴力受害、灰暗悲情」此連結的疑慮；第二，非異性戀青少年在現實中的確因為不符合異性戀體制下的性別表現或情慾特質，而面臨比異性戀青少年更多的暴力威脅，且這多是不易指認的「精神暴力」。

在我的經驗中，可將青少年同志面臨的暴力形式分為六種，正如文章最前面小紅、小橙、小黃、小綠、小藍、小紫的例子，分別是「教育體制的忽視與漠視」、「校園師生的口語與關係的霸凌」、「校園中的肢體暴力、不當碰觸」、「伴侶關係中約會暴力、分手暴力、性侵害」、「原生家庭暴力」與「施加於自身的暴力」。

其中又以「教育體制的忽視與漠視」、「校園師生的口語與關係的霸凌」此類較隱形的暴力，造成個人心靈受創較為嚴重。青少年同志面臨的正是這樣的處境——往往不是直接的、清晰可見的身體創傷。不同於西方文獻中常見的年輕同志面臨的「仇恨犯罪」，在臺灣，青少年同志面對了各種「恐同／恐雙／恐跨」轉換而來的壓迫、內化污名、忽視與歧視，造成同志權益與人格受損。

年輕同志的安全議題
成人常忽視青少年同志的存在，容易將其從歷史、現實中忽略，或否定青少年同志的價值，甚至允許學生取笑、騷擾同志或任何不符合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個體（Thomas & Larrabee, 2002）；使得青少年同志在同儕間或同志社群中被邊緣化，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校園是大部分青少年主要生活的場域，劉安真（2000）發現臺灣校園對青少年同志學生而言，仍存在同儕貶低同性戀、老師設法改變學生同性戀性傾向等不友善的待遇。

整理Egan（2002）、Schleis和Hone-McMahan（2002）、Thomas和Larrabee （2002）及Fassinger和 Richie
（引自劉安真、趙淑珠，2004）等文獻為表一，同志青少年無論在社會、人際、個人、資源等層面，在年齡歧視、性傾向歧視的環境下，面臨許多獨特的問題與挑戰。

在社會環境層面，同志青少年面對到社會對同性情慾的污名與負向標籤、宗教上的譴責與壓迫、校園環境對同志學生的忽視，而進入職場工作或工讀的青少年面臨工作場所與工作權的歧視，以及缺乏法律在情慾傾向議題上的保障等；在人際層面，容易感受到社會孤立、不被看見、缺乏家庭、同儕、學校的支持、得花很多力氣去隱藏同性情慾的、要面對他人的負向態度、處於性騷擾、性別歧視、性暴力威脅的環境下、在網路上交友則面對年齡、性別、背景資料等信任與欺騙的問題；在個人層面，面對自我意識的成長與發展，缺乏可供學習的同志角色典範，同時面臨出櫃的問題、在情慾傾向議題中面對恐懼、羞愧、困惑等情緒問題、內化的同性戀恐懼、可能承受社會壓力所挑起的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官能症、自傷與自殺、死亡等生命的議題；在資源層面，面對同性性行為、性疾病、愛滋等健康問題、缺乏獲取正向同志資訊的管道、請求協助時可能會遇上帶有偏見的助人工作者；部分青少年同志，遇上學校中輟、離家出走、無家可歸、經濟困難而從事性交易等，青少年同志具多重弱勢身分，面臨了更複雜的問題與挑戰。
表一 青少年同志面臨的議題

	問題層面
	面對的議題

	社會環境層面
	1. 社會污名與標籤

2. 宗教上的譴責與壓迫

3. 學校對同志學生的漠視

4. 工作場所與工作權的歧視

5. 缺乏法律的保障

	人際層面
	1. 缺乏家庭、同儕、學校的支持、不被看見

2. 社會孤立 

3. 花很多力氣去隱藏同性情慾的瞞騙

4. 性暴力、性騷擾、性別歧視

5. 網路交友的信任與欺騙

6. 她人的負向態度

	個人層面
	1. 成長中的自我意識

2. 缺乏可供學習的角色典範

3. 出櫃的問題

4. 內化的同性戀恐懼

5. 恐懼、羞愧、困惑等認同與情緒問題

6. 承受社會壓力所引起的憂鬱症、躁鬱症、自傷與自殺等生命與死亡議題

	資源層面
	1. 缺乏獲取訊息的管道

2. 帶有偏見的專業助人工作者

3. 性、性疾病、愛滋等健康問題

	其他
	1. 中輟

2. 離家出走、無家可歸

3. 性交易

4. 具多重弱勢身分


作者整理自Egan（2002）、Schleis & Hone-McMahan（2002）、Thomas & Larrabee （2002）、劉安真、趙淑珠（2004）
仔細檢視表一，可以發現有關青少年同志研究的文獻揭示出的「青少年同志面臨的問題」，事實上大多與青少年所面臨的問題大同小異，尤其與當青少年面臨「性」議題的時候，常招致各種相同的偏見與困擾，而青少年同志特別容易被此類研究標舉出其「特殊性」，往往有被標籤化、問題化的危險。且過去青少年同志招致暴力威脅的研究取樣對象，皆取自求助於醫療環境的同志青少年，無法推論所有青少年同志皆面臨上述相同處境。

唯出櫃、因性別或性傾向招致的歧視與恐同等問題，才能直接指出同志在青少年議題上的特殊之處，正如前述，異性戀體制對差異、多元性別表現和同性情慾特質的污名與偏見，造成非異性戀青少年需承受社會性精神暴力，也面臨更多的暴力威脅。
還青少年同志安全的校園
在校園中，我們又可以怎麼防治與改善現存的青少年同志面臨的暴力問題呢？

過去學校內發生針對青少年同志的暴力事件，老師通常視為一般的學生暴力事件，直接送施暴學生至生活輔導組或是交教官室，由組長或教官訓斥，給予學生記過、勞動服務等懲罰。

這是現行學校體制常見的作法，忽略行為的本身與文化因素，忽略施暴學生是異性戀社會與體制製造、生產出來的加害者、忽略施暴背後的歧視與偏見才是真正問題所在。只看到學生「犯錯」，而沒有看到「為何犯錯」，未來難以依「錯因」來協助加害者改善行動。

2000年，美國心理治療協會44分會發表LGBT當事人的心理治療守則（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主張心理治療師應努力正視社會污名化與偏見，以及心理治療師個人對同志不正確的看法及偏見如何影響同志當事人。輔導與教學者，亦必須先正視社會對青少年同志的污名與偏見，才能有效防治青少年同志受暴事件。
那怎樣的防治與處遇才能較有效地解決青少年同志遭遇暴力的問題呢？我這裡提出「同理感受」、「發展行動」、「立即回應」三項主要防治與改善的建議，提供學校學務處、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輔導工作委員會、教師、學生及社團參考。

同理青少年同志受暴的感受
首先，我們可以帶領學生「承認暴力存在」。年輕時的我們，往往認為學校是一把保護傘，能提供一個安全充足的學習環境，卻沒有查覺暴力無所不在地存在現實生活之中。因此，教學者可先嘗試透過同志面對各種形式暴力處境的影片與故事，引起學生對此議題的關注。

其次，須讓學生「感受到暴力的施展與自己有關」。我們常常不自覺地成為欺凌他人的加害者，即使是無心的同志、性別玩笑，也常帶有各種對多元性別／情慾的偏見。老師可以透過經設計的教育行動，讓學生在受到保護與良善的教育目標下，「感受被欺凌的滋味」。例如，可參考公視《歧視的一課》中的加拿大教師，運用高矮分組，讓學生體驗歧視與反抗；Stuart Chen-Hayes也曾在反壓迫學習工作坊，運用「有戴眼鏡／沒有戴眼鏡」進行分組，讓同學體驗歧視如何運作與反應在個人身上。

我們需要讓學生感受到什麼是「歧視帶來的不舒服」，進一步自覺「暴力與自己有關，不能置身事外」，才有可能激發對反歧視、反暴力的認同與自主行動，更有利於消除同志青少年面臨的精神暴力威脅。

部分學校已透過公民課程教導同志教育，或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實施同志教育。但目前有些同志教育課程，雖引領學生了解、認識同志，但卻過度關注同性戀的「成因」、「問題」、「輔導矯治」，或是討論同志的先天／後天性、認識1、0、T等性／性別角色，甚至提供刻板化、未加查證的資料，帶給學生很多誤導。這樣「認識同志」的教學與討論，是「把同志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把「對同志的歧視與污名視為社會問題」。若要教導學生能同理同志學生的感受，或是進一步了解同志的處境，應當是細緻地介紹同志面對各種歧視、暴力的處境與感受，多呈現同志的生活故事與訪談，看見同志面對各種歧視與暴力，造成的自我壓抑、自我否定、焦慮、生氣等負面影響。
教育單位與民間團體應多蒐集同志的多元故事，分享予教學者使用。尤其不能只關注在「同志認同」的問題上，而忽略同志在習俗文化、政策制度、法律、宗教、校園、媒體、醫療對待、職場、家庭與人際間的實際處境。我們須從個別同志所處的環境、社會位置，從其特殊的脈絡來理解同志的經驗與故事，才不會過度推論出單一的同志文化與生活方式；如此才能教導學生真正尊重同志，而不是人人提倡尊重多元，舉手投足卻充滿偏見。
要讓學生感受到「同志」是人，而不是「物」，任何身分與特質，都不應該被拿來「開開玩笑沒關係」。要改善同志受暴的處境，先從「同理青少年同志感受」開始、從停止開同志、性別玩笑開始。減少偏見與社會污名，增加對同志的理解與感受，是防治同志青少年遭受任何形式暴力的不二法門。
敲鑼打鼓反暴力、挺同志
在培養學生有同理青少年同志感受後，更要創造「反暴力、挺同志」的行動，才不會只是消極地看待青少年同志面臨的暴力問題。因此，「發展行動」是青少年同志暴力防治的第二步。

學校、教師可與學生一起發展「反暴力、挺同志」的活動，像是一起製作校園或社區的活動、海報、宣導品，幫助更多人了解「終止暴力」與「肯定同志」的意義。在創造行動的過程，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們仍有哪些偏見，反省自身有哪些行為或語言會不自覺帶來傷害，另一方面能促進對反歧視、反暴力與多元性別平等價值的認同。

創造性的行動可以參考：幫助女性將受暴經驗縫製出來的「陰道被單」，或愛滋感染往生者的家屬將他們的思念寄託在「愛滋被單」上；愛滋同志亞輝與陰陽人Hiker邀請路人給予一個愛的抱抱的「愛滋抱抱」、「擁抱陰陽人」行動；臺灣師大近來有老師要求學生製作對同志友善影片的作業；以及中國、香港與臺灣兩岸三地發起「給同志微笑」的串連活動等等。透過集體活動與行動，促進大眾表達對反暴力的認同，同時營造對同志友善的社會氛圍。

我也曾在課堂上，邀請學生現場籌備一個同志婚禮，讓同志婚姻的夢想化為行動。我認為給予青少年同志希望感、未來感、改變感是「發展行動」階段非常重要的精神，雖然社會現況並不理想，但要讓青少年同志感到現在遇到的暴力、歧視與壓迫是可改變的，同志身分是值得驕傲與肯定的，讓青少年同志相信生命可以繼續前進，獲得更多力量抵禦各種暴力的威脅。
青少年同志暴力請退散
最後，我們應教導每個學生能夠「立即回應」、「立即面對」暴力、歧視與壓迫的能力。可以透過角色扮演或是教育社會劇的方式，幫助同學投入角色，轉換角色，學習在不同角色上如何終止對青少年同志的暴力。

在青少年同志暴力的現場，通常有三種角色，包括被欺負當事人、施暴者與在旁邊的第三人。
我們要引導當事人遇到與同志有關的暴力時，應該如何回應，像是直接表達憤怒，大聲地說「我覺得很不舒服，離我遠一點」，當場制止、堅絕地拒絕歧視與暴力，而不是默默承受。一定要讓學生練習放大情緒情感強度讓對方感受到，並在以言語表達不舒服後離開，移動到人多、安全的地方。暴力並不的因此結束，請記得向他人提醒／指認／控訴而不姑息這樣的行為，一方面可以幫助大家小心防範，一方面公開地提醒施暴者行為需要修正，並請求他人協助教育與輔導施暴者。

當我們遇見有人正在對青少年同志施暴的時候，應該怎麼做呢？教學者要促進事發現場旁邊的同儕，發出正義之聲，當場喝止令人受傷的言行。但要直接制止暴力行為，對大部分的旁觀者並不容易，甚至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除了當面制止外，也可以透過一些動作引開施暴者的注意，例如製造聲響，讓施暴者想控制當事人的思緒受到干擾，如果施暴者或當事人其中一人是自己熟識的人，也可以支開其中一人，停止傷害繼續發生。

如果暴力發生的現場，有明顯的權力不對等，或有高度的危險，這時候必須想辦法在附近找位可信任的大人，尋找資源一起解決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

扮演施暴者的角色，往往會讓人享受控制欲，一些人會在角色扮演過程中感受到罪惡感，因此在角色體驗的教學過程中，讓角色對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特別教導大家，如果自己無意成為施暴者，那該怎麼辦？

教學者可以帶領施暴者將內心的衝突分角色，將心中無心犯錯、只想開開玩笑的施暴者，與感到罪惡感的、覺得很歉疚的施暴者，再具體地請同學們參與扮演，把內心衝突的聲音具體化，更能幫助大家理解施暴者的心情，並進一步自我反省。引導的關鍵在將向人施暴的念頭與情緒拆解，提昇自己施暴時的覺察能力，藉由自我內在的控制，即時停止傷害的發生。
　　我們需要用心理解青少年同志在校園中受暴力處境，根除一切形式的暴力、肯定青少年同志，承認暴力存在，並認為暴力與我們每一個人相關，並運用「同理感受」、「發展行動」、「立即回應」等方式進行青少年同志校園暴力的防治，在教學者與學習者共同的努力下，改善同志受暴的現況令人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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